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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六三二年出生于约克城一个富裕家庭的。我并不是本地

人，只因为我父亲是外国人，他是德国不来梅的人。到英国赫尔城

做了些生意，赚了点钱，搬到约克城，认识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娘

家姓鲁宾孙，在当地也很体面，我随母姓，名叫鲁宾孙·克鲁次

娜，由于英语口音的变化，渐渐人们叫我，或我自己叫起来，写起

自己的姓名的时候，习惯于克罗索，于是我的名字就叫鲁宾孙·克

罗索。

我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哥哥是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的中

校，著名的罗加特上校率领过他们，后来哥哥因为跟西班牙人打

仗，在敦刻尔克附近阵亡，而我的第二个哥哥至今下落不明，就像

我父母后来不知道我的下落一样。

我排行第三，没有学过什么技术，从小时候起，我的脑海里便

充满了遨游四海的念头。我的老父亲让我接受了当地相当高的教

育，除家庭教育外，还叫我上乡村义务小学，父亲希望我学法律，

而我一心一意想出外去遨游，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这种固

执的偏好，导致我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父母的意愿。对于母亲和朋

友的恳求，我都不予理睬，这种顽固不化的怪脾气，也就注定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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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要受磨难。

我父亲是个明智而庄严的人，他看出了我的计划的危险性，为

此常常给我严肃而精辟的忠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

（由于他患有痛风病，早已不出门了），又一次与我长谈，对我耐心

相劝。他问我离开家乡，离开自己所熟悉的故土东游西荡，对我究

竟有多少好处。我本应该在本地混出点名堂来，仰仗亲友的引荐，

奋发勤勉致富，过一种安逸和享乐的生活，他对我说，到海外去冒

险，以猎奇而炫耀于世，以超人的方法使自己扬名的人大致分为两

类，他们或者一贫如洗，或者腰缠万贯，大起大落，要么远远低于

我们，要么高高在我们之上。我们属于中间阶层，既不像那些体力

劳动者，必须受尽人世的磨难，也不像那些上层人物那样奢侈，傲

慢有野心。他告诉我，我们这种阶层的生存是最幸福的阶层，也是

人们普遍羡慕的阶层，希望他自己置身于社会的两极之间——介于

贫民和贵人之间，既不贫穷，也不富有，仁人志士们以此证明人们

常常祈求生活幸福，其实真正的幸福真谛是生存于这一阶层之中。

接着他又十分诚恳而慈蔼地劝我不要太任性，不要自寻苦恼，

以免使自己陷入可悲的境地，使自己和所处的自然环境及所处的社

会阶层格格不入。他还告诉我，没必要自食其力，他会推荐适合于

我的社会阶层。假如将来我不能过一种安适幸福的生活，那只能怨

我的命运或我自己的过错，不能怨他，因为他自从看出我的计划的

害处，已经尽了责任，我命该如此，他对此不负任何责任。总之，

他说只要按照他的要求，守在家里，同意留下来，他就会对我的所

作所为采取容忍的态度，不再过多地干涉我的生活，免得我以此为

借口想要逃跑。最后他说，我应该以我哥哥为前车之鉴，他曾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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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诚恳的方式劝过我哥哥，叫他不要去打仗，但是无法阻止他，

结果他凭着一股青年血气之勇，决意参加军队，而导致自己过早地

灭亡了。对于我，他一方面继续为我祈祷，另一方面却认为，假使

我一定要采取这种愚蠢的步骤，上帝便不会为我祝福，而且将来终

有一天我会陷入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地，到时，我肯定会想到往事不

堪回首，后悔自己当年不听他老人家的规劝。

事后回想起来，父亲最后的几句话颇有预言性，虽然他当时并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见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特别提到哥哥不幸阵

亡的时候，两行热泪滚滚而下，当他说到将来终有一天我会因陷于

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地而后悔时，他竟感伤得中断了他的谈话，几乎

不能自制，他的心充满了忧伤，不能再说下去。

我深深被父亲这番苦口婆心的话语所感动，说实在的，谁又能

不感动呢？——我决心不再想出海远游的事，听从父亲的话，守在

家里，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可是，唉！还没过几天，我这番决心已

经被彻底动摇了，过了几个星期，为了避免父亲再对我啰唆起见，

我决意离家远走高飞。然而，我并没有因心血来潮而贸然采取行

动，而是先同我母亲交谈。我等我母亲比平常高兴的时候，告诉她

我仍然一门心思想闯荡世界，开阔眼界，除此以外，我无心干别的

事情，我希望她能劝我父亲回心转意，默许我按照自己的意志行

事，不要再强迫我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何况我已经年满十八，无

论学什么手艺，或者去律师事务所当职员，都为时已晚，我深信，

如果我真的那样做，我绝不会干满合同期，我肯定会半途而废而向

往海上，去实现我远航的梦想。如果她能代我说服父亲，答应我做

一次航行，我远航归来后并认为海上的经历不是我的梦想后，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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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誓永不出海，而且我会双倍努力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我这一番话大大激怒了母亲。她说同我父亲谈这些话题，无任

何意义，对于我的要求，经他同意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心

里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使她觉得奇怪的是，在我父亲同我进行了那

样的谈话，在他那样的循循善诱地劝导之下，我怎么依然不思悔

改，明白地说，如果我非要自寻毁灭的话，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

我也不必指望征得他们的同意，至于她自己，她更不愿意成全我自

取灭亡，免得以后我有所借口时说我父亲不同意我这样做，而母亲

却同意。

当着我的面，母亲拒绝把我的意思转达给父亲，可我后来却听

说，她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如实转告给了他。我父亲听了后，心情异

常沉重，非常忧虑地对母亲说：“这孩子要是安心在家过日子，肯定

是幸福的，可要是他执意漂洋过海，他肯定会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

最为不幸的人，我不能答应他。”

事后不到一年，我竟私自离家出走，在这期间，我对父母让我

安安心心找一份好差事做的建议一直充耳不闻，还经常同他们争

辩，抱怨他们明知道我的偏爱，还过于干涉我的志愿，这样做太不

近人情了。一次，我偶然去了一趟赫尔城，当时去的时候，并不是

为了逃跑，可是到了那里，我的一个朋友正准备乘他父亲的船从海

路前往伦敦，他鼓励我同他一道去，并利用招募水手的办法诱惑

我，就是说这次航行一分钱也不用花，于是我不再征求家人的同

意，更没有让人给他们带去任何口信，而是听其自然一走了之。所

以我离开的时候，既没有上帝的祝福，也没有父母亲的嘱咐，更没

有考虑当时的环境及可能出现的后果，我是在1651年9月1日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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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祥的时辰，登上一艘船离港前往伦敦的。而降临在我头上的厄运

来得如此之快，时间持续得如此之长，恐怕是任何年轻冒险家都无

法超越的。船刚驶出恒比尔海口，便碰上了可怕的风浪。风起处，

掀起的浪头高得吓人，由于我从未出过海，也没坐过船，顿时身体

感到极不舒服，内心尤为恐惧，我开始反思自己犯下的所有错误，

想到上天惩罚我，因为我背着父母离家出走，抛弃了自己应尽的义

务。所有我双亲善意的劝告，我父亲的泪水、母亲的恳求，都重新

涌现在我的脑海里。对于我不听劝告，违背上帝和父亲的意愿，我

那尚未泯灭的良心又开始自责起来。

风暴愈来愈猛烈，海面一浪高过一浪，其实这种场面和我以后

的几次经历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可是当时的情形已经足以让我

触目惊心，因为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水手，从来没有什么航海经历，

我觉得每一个浪花都会把我们的船吞没，我们的船每次降落到浪涡

里的时候，我都以为浮不起来了。在极度的精神痛苦中，我无数次

地发誓、下决心：如果在这次航行中我能得到上帝的宽恕，捡回一

条性命，假设我有朝一日再踏上陆地，我一定听从父亲的劝告，一

辈子不再坐船了，不再自寻这种苦恼了。现在我已经深深体会到他

所说的中间阶层生活的诸多好处了。他每日的生活是多么惬意、多

么舒适，他从未在海上遭遇过什么风暴，也没在陆地上陷入过什么

麻烦，我决心要像一个真正的回头浪子，回到父亲的身边。

说实话，风暴没停的时候以及风暴过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

些明智清醒的想法一直占据着我的头脑。可是到了第二天，风也停

了，浪也静了，我就开始对海上生活习以为常了。但是我一整天都

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来，因为我还有些晕船，到了傍晚，天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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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转晴，风完全停了，黄昏的景色十分迷人，晴朗的天空，夕阳徐

徐落下。第三天清晨旭日东升，空气十分新鲜，海面平滑得没有一

丝波纹。明晃晃的太阳照亮了海面，当时我想，这种景致是我迄今

为止见过的最壮丽的场面。

我因为头天夜里睡得很香，这时一点也不觉得晕船，心里非常

高兴，情绪异常饱满，看看头一天还是波涛汹涌的海面，一瞬间如

此平静，如此宜人，实在令人叹服，好像命中注定我头天的决心不

该延续。那位诱我上船的朋友，生怕我那些不正当决心继续维持下

去，于是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后问道：“哎，昨天总算过去了，现在感

觉怎样，我敢打赌，你当时准给吓蒙了，是吗？尤其是夜晚那股小

风的时候。”我惊讶道：“你说什么，你管它叫一阵小风，那不明明

是刮风暴吗？”他回答说：“刮风暴，傻瓜，你真以为是刮风暴啊！

其实我们根本不在乎什么，只要船只坚固，海面宽阔任我漂流，这

点细风算不了什么！不过你还是个新水手，这也难怪，走，咱们去

喝一杯果汁酒，把这些通通忘掉，你没见到今天的天气是多么迷人

啊！”我不愿把这段伤心的往事讲得过于详细，我们按照老水手们的

一贯的做法，借酒浇愁。果汁酒兑好之后。我喝了个酩酊大醉。那

一夜的恶作剧，把我对过去所有的悔恨和对过去行为的反思以及对

未来所下的决心统统忘掉了，我以往的欲望又涌上我的心头，我完

全忘记了自己危难关头的誓言和诺愿，有时候当我陷入沉思时，那

些正经的念头又拼命回到我的脑海里，我主观上总想忘掉它们、摆

脱它们。我喝酒，聚众狂欢，不久便学会了如何控制这些死灰复燃

的现象，我仅仅用五六天时间便完全战胜了良知，但正是这种缘

故，我就要面临一次真正的审判，我就命中注定再受一次灾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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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自作自受，因为如果这次不抓住获救的机会，依然我行我素的

话，下次灾难当然是空前的，就连世界上最坏的人，最天不怕地不

怕的人遇见了它，也会害怕，也要求饶。

在海上航行了六日，我们的船航行到了雅木斯的海口，由于逆

风的原因，我们走的航程并不算远，我们不得不在此抛锚等候，我

们持续了七八天，在此期间，许多从纽卡斯尔驶来的船都进了港口

等候，像大多数港口所见的情景一样，只要遇到顺风，所有的船都

会起锚，竞相驶入河口。

我们本来不应该在这里停得太久，应该一直乘着潮汐驶入河

口，无奈风刮得太紧了，而且，停了四五天之后，反而分外凶了。

当时我们因为这地方素来被认为是良港，而且我们的锚又好，我们

船上的一切锚索又结实，所以大家都满不在乎，一点也不担心，整

天照着水手们的方式休息玩乐。不料到了第八天早晨，风势忽然增

大了，于是我们便一齐动手，把中樯落下来，把一切东西都捆紧，

为的是使我们的船可以进退自如。到了傍午，海浪卷得更高了，我

们的船头有好几次钻入水中，打进来很多水，有一两次我们甚至以

为我们的锚要脱了。于是我们的船主便下令把大锚放下去，结果我

们船头下了两根锚，并且把锚索放到最长的限度。

这时风暴来势大得可怕，连水手们的脸上都开始带出恐怖和惊

奇的神情。船主虽然极力小心指挥，维护船只的安全，可是当他出

入他的舱室，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却听见他轻声地对自己说着

“主啊，慈悲吧，我们都要完蛋了，我们都要毁了”这一类的话。在

纷乱开始的时候，我完全呆了，一动也不动地躺在舱尾的舱房里，

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最初我并没有像前次那样忏悔我的罪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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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已经不重视它，对它顽抗起来了。我觉得死的苦恼已经过去

了，这次一定没有上次那样厉害。但是当船主从我身边走过，说到

我们要完蛋的时候，我又吓坏了。我走出我的舱房向外一望，我所

望到的简直是我生平没有见过的凄惨景象。海水涌得像山一样高，

每隔三四分钟总要向我们扑过来一次。我向四面一望，满眼都是痛

心的惨状，两只泊在我们附近的船，因为载货过重，已经砍去了桅

杆。突然我们船上的人惊喊了一声，一只泊在我们一英里以外的船

已经沉掉了，又有两只船，因为脱了锚，正不顾一切地向大洋驶

去，船面上一根桅杆都没有了。只有那些轻便小船运气最好，因为

可以毫不费力地漂在水上；但有两三只却被风刮得从我们旁边飞驰

过去，只挂着角帆向海中漂去。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都请求我们的船主允许他们把前桅砍

去。我们的船主起初不肯，后来水手长抗议说，假使他不肯，船就

要沉了，他只好答应了。当他们把前桅砍去之后，主桅的重量失去

了平衡，船身摇得更厉害了，于是他们只好把它也砍了去，只剩下

一个空空的甲板。

像我这样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以前遇见那样一点风浪还吓得

了不得，现在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那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现在

回忆起来，我当时对忏悔罪过之后重蒙恶境的恐怖，比对死的恐怖

还要大十倍。这种恐怖，再加上风暴所给予我的恐怖，使我陷入一

种没法形容的境地。但是这样还不算最糟的；更糟的是风暴愈来愈

猖獗，就是水手们自己，也承认是他们生平所仅见。我们的船是好

的，但是因为载货太重，吃水太深，不住地在海里打滚，只听见水

手们不断地喊叫着它要沉了。在这方面，我有一点便宜，因为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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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明白“沉”是什么意思，一直到后来我问过别人，才知究竟。

这时风暴大到无以复加，我忽然看到一个平时很少见到的情况：船

主、大副、水手长和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不断地祈祷，时刻准备

着船沉到海底去。到了半夜，在灾祸丛生中，忽然那些到船舱底下

去检查的人中间有一个跑上来，喊道：船底已经漏了。接着又有一

个跑上来说，船底已经有四尺深的水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

水。一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就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我的身子马上

从我所坐的床上向后一仰，翻到船舱里去了。但是这时别人却把我

唤醒，对我说：你以前什么事都不会干，现在抽抽水大概干得了。

于是我便打起精神来，走到抽水机旁边，十分起劲地工作起来。正

干着的时候，船主看见有几只小煤船，因为经不起风浪，不得不顺

着风向海上漂去，正从我们的船边经过，便下令放一响枪，作为求

救的信号。我不懂得放枪的用意，大吃了一惊，以为是船破了，或

是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就吓得跌在甲板上，晕了过去。这时

人们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暇顾到，当然没有人来管我，于是另外一个

人走过来，接着抽水，把我一脚踢开，任我躺在那里，以为我已经

死了。我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

我们继续操作下去。但舱底的水愈进愈深，船显然很快就要沉

了。虽然这时风暴已经小了一些，可是要希望我们的船能开到一个

港口，那大概是万难的事。因此船主便继续鸣枪求救。这时有一只

轻量级船刚刚漂过我们的前面，听见枪声，便放了一只小艇来救。

那小艇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我们附近，但是来到之后，我们既无法

上去，它也无法靠拢我们的船。后来那些人尽力摇着桨，拼着性命

来救我们，我们又从船尾上掷了一根带浮筒的绳子下去，尽量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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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长，他们又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抓住。我们又使劲把小艇拉到

我们的船尾，才全体上了小艇，可是上了小艇之后，大家都没有办

法使小艇靠拢他们的大船，于是双方同意，让小艇随波逐浪地漂，

只是竭力向岸上摇去就是了。我们的船主对他们说，假使小艇在岸

上碰碎了，他决定照价赔偿他们船主。这样，一面摇着桨，一面随

风漂荡，我们的小艇一直向北方漂去，差不多漂到温特顿附近。

我们离开大船还不到一刻钟，就看见它沉下去了，这时我才明

白“沉船”是怎么回事。老实说，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要沉了的时

候，我几乎无心去看它，因为那时候我与其说是自己走上了小艇，

不如说是被人丢上了小艇：我的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一方面是由

于受惊，一方面是由于想到自己前途茫茫，万分恐惧。

就在这个时候，小艇上的人继续拼命把船向岸上摇去。每当小

艇浮到浪顶上时，我们可以看到海岸，并且看到许多人沿着海岸跑

过来，打算等我们靠拢的时候协助我们。可是我们却前进得很慢，

一时靠不了岸。后来一直摇过了温特顿的灯塔，由于海岸向西凹了

进去，挡住了一点风势，我们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摇进了海湾，

全体上了岸。上岸之后，我们便徒步走到雅木斯。雅木斯的人们见

我们是些受难的人，对我们非常照顾，地方官、富商、船主给我们

指定住所，又给我们筹了足够的旅费，使我们可以随意到伦敦，或

是回到赫尔。

假使我当时有一点头脑，肯回到赫尔，回到家里，我一定会很

幸福，我的父亲也一定会像耶稣预言中的父亲一样，为我宰杀肥

牛，因为他自从听说我所搭的那只船在雅木斯海口沉没以后，又过

了许多时，才知道我并不曾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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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的倒霉的命运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逼着我不肯回

头。尽管有几次我的理性和比较冷静的头脑曾经向我大声疾呼，要

我回家，我却没有办法这样做。这种力量，我实在叫不出它的名

字；但是这种神秘而有力的力量经常逼着我们自寻绝路，使我们明

明看见眼前是绝路，还是要冲上去。很显然，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

不幸在那里推动着我，使我不顾自己冷静的理智的劝告，不顾我在

这次尝试中所受到的两次明显的教训，继续前进。

我的朋友，也就是那位以前曾经帮助我下决心的船主的儿子，

现在反不如我勇往直前了。我们到了雅木斯之后，他过了两三天才

有机会同我谈天，因为我们虽在一个城里，却是分开住的。跟他一

谈天，我就发现他的口气已经变了。他满面愁容，不住地摇头，问

我近来怎样。同时又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告诉他我这次完全是试

试的性质，预备以后到更远的地方去。他的父亲对我用一种郑重而

关切的口气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出海了，你应该以这次的遭遇

作为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你不能做一个海员。”我说：“怎么，先

生，你也不再出海了吗？”他说：“那又是一回事。这是我的行业，

也是我的责任。但是你这次航行，完全是一种尝试，这是老天爷有

意给你点滋味尝尝，让你知道再坚持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这次

遭遇也许就是由于你的缘故，就像在他施船里的约拿一样。请问你

到底是个什么人，到底为什么要出海呢？”于是我便向他谈了谈我的

身世。不料他听完之后，忽然大发脾气说：“我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

倒霉鬼上了我的船？以后哪怕你给我一千英镑的报酬，我也不和你

上一条船。”我觉得他没有权利对我这样发脾气，显然是由于自己遭

了损失，借此泄愤。可是，接着他又很郑重地同我谈话，劝我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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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身边，不要再惹老天爷来毁灭自己。他说我应该看得出老天

爷是在跟我作对。他说：“年轻人，相信我的话吧，你若不回家，那

就以后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你所遇到的都只有灾祸与失望，一直到

你父亲的预言完全实现为止。”

我对他的话也不置可否，就跟他分了手，从此再也没见到他，

究竟他的下落如何，我完全不得而知。我呢，口袋里还有一点钱，

便从旱路到了伦敦。一路之上，以及在伦敦，我不断地同自己做斗

争，不能决定走哪一条路好，到底是回家呢，还是再去航海呢？

一想到回家，我头脑中的善念马上受到羞耻之心的反对，我立

刻想到我将怎样被街坊们讥笑，我将不仅羞见我的父母，并且也羞

见别人。这件事使我以后时常想到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如何经

常违背理智的指导，他们不以道德上的犯罪为耻，反以悔罪为耻；

不以自己的傻瓜行径为耻，反以纠正自己为耻，而实际上纠正自己

正足以使别人把他们看作明智的人。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昏昏沉沉地过了好几天，不能决定今后采

取什么步骤，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同时对于回家的念头却有一种

不可抵抗的厌恶。这样过了些日子，受苦的记忆渐渐从我的脑海里

消失了，我原有的一点回家的念头也随着它的消失而淡化下去了，

末了我竟把回家的念头完全丢在一边，预备再去航海。

当时那种邪恶的力量——它曾促使我离开了父亲，促使我产生

发财的妄想，使我想入非非，不听一切的忠言，不听我父亲的恳求

和命令——现在重新回到我的身上，使我看上了一种最不幸的事

业，于是我上了一只开往非洲海岸的船，或者打一句水手们的习惯

语，到几内亚去了。

012



在我一生的各次冒险中，我最大的不幸就是没有以水手的身份

去搭船，假如是那样，我的工作虽然比平常苦一点，至少可以学到

一些管理前桅的技术和职责，即使将来不能做一个船主，至少也可

以做一个大副，但是我是个背运的人，无论什么事，总是选择最坏

的，在这件事上当然也不能例外。因为，袋里既然有几个钱，身上

又有一套好衣服，我每次总是像一个绅士似的去搭船，所以船上的

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会做。

总算运气好，我在伦敦居然碰到了好人，对于我这样的放荡无

知的年轻人，这实在是不常有的事，魔鬼对于这种人照例是一有机

会便要替他安排下陷阱，但是这一次却不然。我一开头便结识了一

个到过几内亚的船主，他在那边生意做得很成功，决定再去。他对

我的谈话很感兴趣，因为那时我的谈话大概还不十分讨人厌。他听

说我要到海外去见识见识，便对我说，假如我同他一块去，我可以

不必出什么旅费，我可以跟他一块吃饭，算作他的伙伴。如果我能

带一点货，他将给我最大的便利，说不定还可以赚点钱。

我立刻接受了他的盛意，并且和这位船主做了亲密的朋友。这

位船主是一个正直而诚实的人，我便带了一点货物，同他一船走

了。由于这位船主朋友的正直无私，我赚了不少钱，因为我按照船

主的指示，带了一批玩物和其他零碎货物，大约值四十英镑，这四

十英镑是我用通信的方式靠几位亲戚的帮助筹集出来的，我想他们

送给我的钱，大概是从我父亲或者我母亲那里弄来的，作为给我第

一次出门的资本。

在我一生所有的冒险中，只有这次还可以说是成功的，这完全

是靠了我那位船主朋友的正直无私的帮助。同时，在他的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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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学会了些数学知识和航海的规程，学会了怎样记录航程，怎样

观测天文，总之，我懂得了一个海员所应懂的一切。他很乐意教

我，我也乐意学。简单一句话，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一个海员，又

成了一个商人。这次出门，我带回了五磅零九两金沙，回来之后，

我把它在伦敦换掉，差不多换了三百英镑。这回的成功使我更加野

心勃勃，因而也使我的一生完全断送。

就是在这次航行中，也有我的不幸，特别是由于我们做生意都

是在非洲西岸一带，靠近北纬十五度，有时甚至在赤道上，我在那

种炎热的气候之下得了热病，三天两头生病。

现在我已经勉强算作一个几内亚商人了。可是，不幸的事发生

了：我那朋友回国不久便死了，他船上的大副做了船主。于是我便

搭了他的船出发，决定再走一趟。然而这次航行是有史以来最不幸

的航行。因为，我这回虽然只带了一百英镑新赚的钱，把其余的二

百英镑通通存在我的一位寡妇朋友那里，可是，这次航行，我却碰

到了许多严重的不幸。第一件不幸的事情是：我们的船正向加那利

群岛驶去的时候，或者也可以说，正在加那利群岛和非洲海之间航

行的时候，有一天，天刚亮，突然有一只从塞拉来的土耳其海盗船

扯满了帆，从我们后面追了过来。我们最初尽量把帆扯得满满的，

希望逃脱，后来看见海盗船愈追愈近，一定会在几小时之内追上我

们，我们只好准备战斗，我们只有十二尊炮，而海盗却有十八尊。

到了下午三点，它终于追上了我们。它本来想横冲到我们的船尾

上，不想冲错了，却横冲到我们的后舷上，于是我们把八尊炮搬到

这一边，一齐开火。它一面还击，一面向后退，同时他们船上的二

百来人也一齐用枪弹向我们射击。因为我们的人都隐蔽得很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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